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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沈士充之生平概述 

 

第一節 生卒年考 

 

        文獻中對沈士充的生卒年並無確切的記載，且其留下來的資料非常少，只

能就其畫作上的年代去推斷。其活動時期一向被認為是從西元 1605年(或謂

1607年)到西元 1640年。尤其卒年「西元 1640年」的說法，乃根據楊文驄作於

西元 1640的《九峰三泖圖》卷，畫中有沈士充的題詩，認為沈士充此時還在

世。但是筆者仔細研究此卷後，發現此卷有很多可疑之處。首先就書法而言，

若將此圖中沈士充的字與其在西元 1632-33年晚年其他作品上的書法比對，發

現有很大差異1，但卻與旁邊的另一位跋者─周之蕃2書法極為類似，只是周的

書法墨色較濃 (圖 1)。再就楊文驄的書風而言，此圖的款字與其他同時期的畫

作上的書風相較，過於柔媚、輕薄 (圖 2-1, 2-2, 2-3, 2-4, 2-5, 2-6)。若就畫風而

言，董其昌曾稱讚楊文驄的畫「出入巨然與惠崇，能兼黃倪之勝」3。此圖中的

構圖清曠、用筆乾澀、少皴、幾近白描，雖有倪瓚的影響，卻與其他傳世作品

畫風不盡相同；尤其與其他兩幅年代相近，且同為長卷的作品有很大的差異 (圖

3-1, 3-2, 3-3)，反而具有稍晚的明遺民與清初的「渴筆勾勒」的畫風4；再者，

不論畫的構圖、用筆，尤其是松樹的畫法，都與弘仁的畫風類似5 (圖 4-1, 4-2, 

                                                 
1 參照附錄一的「沈士充款字排比」。 
2 周之蕃，進賢人，萬曆 25年(西元 1597年)進士，崇禎時入閣，性簡易，罷職歸。唐王時起原

官都師江西，後致仕，大兵下福建，被執不屈死，可謂為唐王殉節。見《明史》、《欽定勝朝

殉節諸臣錄》。 
3 徐沁，《明畫錄》，收入周駿富輯，《畫史叢書，明代傳記叢刊‧藝林類》(明文書局印行)，

頁 1180。 
4 傅申教授曾對此議題有深入研究，在其所列明遺民與清初的渴筆勾勒畫家中，未見楊文驄，

亦可證明此圖非楊文驄之作。見傅申，〈明清之際的渴筆勾勒風尚與石濤的早期作品〉，《香

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8:2(1976.12)，明遺民書畫研討會紀錄專刊，頁 579-603。 
5 在此舉出幾幅弘仁的畫作比較，有：西元 1651年 《個庵山水合錦卷》、《蓮花峰圖》卷。見

附圖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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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因此，此圖疑為弘仁的新安畫派之晚輩畫家所偽作6。另外，此圖中楊文

驄的款為：「庚辰(西元 1640年)夏日寫九峰三泖圖 吉州楊文驄」，而沈士充的

跋語為：「… 龍友自吉州寄惠此卷，漫成二截句酎之，并書畫上，沈士充」，

此款的內容更暴露出此圖為偽作。首先先了解楊文驄的生平。楊文驄(1596-

1646年)，字龍友，貴陽人，祖籍為江西吉州，但是是在貴州貴陽出生，後來娶

了同郡馬士英(西元 1591-1646)之女為妻。萬曆四十七年(西元 1619年)時鄉試中

舉，天啟壬戌(西元 1622年)隨父親楊師孔(西元 1568-1629年)舉家移居秣陵(南

京舊稱)。因本為貴陽人，後住在金陵，時人稱其為「流寓」金陵。崇禎己巳

(西元 1629年)時初謁董其昌，並入復社，且與董其昌等交遊。崇禎七年(西元

1634年)為華亭縣教諭，董其昌在崇禎八年與九年時都曾為楊文驄的畫題跋。三

年後，即崇禎十二年(西元 1639年)時任青田知縣，崇禎十四年(西元 1641年)遷

永嘉縣，崇禎十五年(西元 1642年)任江寧知縣。次年(西元 1643年)被御史詹兆

恆所劾，罷官候訊，沒多久即遇上癸未之變7。所以儘管楊文驄有時會在畫上題

「吉州(門人)楊文驄」，他卻不曾住過吉州。此圖的紀年庚辰(西元 1640年)時

楊文驄人在福建青田縣當官，根本不會從吉州寄畫請沈士充題跋。故推斷不管

是楊文驄的畫或沈士充與周之蕃的跋皆為偽造。若以此來證明沈士充於西元

1640年尚在人間，則證據稍顯不足。 

        再者，若沈士充在西元 1640年仍活著，則西元 1634-1640年這幾年間豈皆

無任何作品存世？且其存世有紀年之作品，以西元 1630年、西元 1632年以及

西元 1633年的作品最多8，這是合於情理的：因為早年畫藝尚未受肯定，比較

不會流傳下來，晚年所流傳的，一方面也因為年代較近，一方面因為名氣較

大，會有比較多人購藏，留下來的畫應該會最多。如果沈士充活到西元 1640
                                                 
6 徐邦達曾提過楊文驄雖享年不長，但偽作頗多，並對其主要作品做過考辯，見其所著《古書

畫偽訛考辯》，頁 163-166。 

7 關於楊文驄的生平，以陳樹德的研究較為詳盡，見陳樹德，〈從《桃花扇》傳奇看楊文驄其

人〉，《藝術學報》第 64期(88.6)，頁 181-197。其他的研究與文獻見白堅，〈楊文驄其人其詩

其畫〉，《九州學刊》(香港：九州學刊雜誌社出版)，第五卷第一期，1992.7，頁 115-123；傅

抱石，〈明末民族藝人傳〉，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千遺民詩詠》(台北：明文書局印行)，楊

龍友篇，頁 068-796。《明史》列傳，165卷；徐建融，《明代書畫鑑定與藝術市場》(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 10月)，頁 55。 
8 1630年有十三件、1632年有九件、1633年有十五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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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則必定以這一年的前後所流傳下來的作品最多，不至於連一件都沒有。雖

然有學者認為楊文驄曾在西元 1637年為沈士充的《長江萬里圖》上題跋而認定

此年沈士充還在世9，但是因為此卷是沈士充在西元 1628年為其弟子蔣靄所

作，又觀其後面的題跋內容，皆針對蔣靄而非沈士充，故推斷題跋人應該是應

蔣靄之請而非沈士充，因為沈士充此時可能已不在人世10。 

綜言之，沈士充的卒年應該在西元 1633年左右，若卒年為七十歲，則生年

約在西元 1563年左右。其師父宋懋晉與趙左皆無確切的生卒年考，但兩人的傳

世作品中之最後紀年皆在西元 1622年左右11。若兩位老師皆享年七十歲，則出

生的紀年可能比董其昌與陳繼儒兩人早個幾歲，而沈士充則比他們都年輕約十

歲，又比王時敏與楊文驄年長約三十歲。 

 

 

第二節  畫風、師承、弟子與代筆 

一 、 畫風 

        明清人對沈士充生平的記載並不多，幾乎都只記錄于畫史的文獻中，內容

也多只述及其故鄉、師承、畫風，茲列如下： 

 

「沈士充，號子居， 華亭人，趙文度門第也，善山水，用墨流動，筆法鬆秀，皴染得

淹潤之竅，山頭少兀突之勢，其仿大癡者工致而有痕跡，大約冊頁小景為佳12。」 

                                                 
9 Howard Rogers and Sherman E. Lee, Masterworks of Ming and Qing Painting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Arts Council, p141-142. 
10 見第四章中的《長江萬里圖》卷之研究。 
11 徐邦達先生所見趙左最後作品的紀年為 1619年的《垂釣望山圖》軸，見徐邦達，《古書畫偽

訛考辯》(下) (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 148；朱惠良女士在《趙左研究》裡將趙

左作品的最後紀年定為 1633年，見朱惠良，《趙左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

頁 82。其中雖記載了 1629年、1631年、1633年仍各有一幅作品，但是似乎仍有疑議，尤其在

1633年的《與藍瑛合作名山勝概記》版畫只見著錄未見圖，難以採信，故依其流傳的作品紀年

推測，保守估計其卒年應該在 1622年左右。另參考劉九庵編，《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

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 
12 藍瑛、謝彬主編，《圖繪寶鑑續纂》，收入《畫史叢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卷二，頁

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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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士充，字子居， 華亭人， 所畫山水出于宋懋晉之門，兼師趙左，清蔚華古，運筆

流暢，格韻兼勝13。」 

「沈士充，字子居，松江人，寫山水丘豁菁蔥，皴染煙潤，雲間畫派子居得其正傳14 

。」 

「沈子居士充，用墨流動，筆法松秀，極有韻致。余得一山水卷，設色明麗，筆墨超

逸，頗為合作。可與卞潤甫相伯仲。特氣韻稍不迨爾。此中微妙，為深明畫理者乃能

參究而知也15。」 

「沈士充，字子居，松江人16。」 

「沈士充，字子居，華亭人，出於宋懋晉之門，亦學趙左，兼得兩家法，時名最盛，

郡人能畫者多師之17。」 

 

從以上的記載，可知其為松江華亭人，山水師宋懋晉，兼習趙左，為雲間

畫派的正傳，且畫藝最盛，當時的同鄉後輩多與之學畫。以冊頁小景為最佳。

山水畫有宋元遺法，尤以黃公望為主，又有「超逸」之氣，特色為：「用墨流

動，筆法鬆秀，皴染得淹潤之竅。」、「丘豁菁蔥，皴染煙潤」。 

雖然沈士充的主要師承為宋懋晉與趙左，但是因為與陳繼儒與董其昌交往

密切，又與趙左皆曾為董其昌之代筆18，畫風多少亦受董其昌的影響。不僅如

此，在沈士充身處的年代，臨摩宋元大家山水畫是普遍且必要的過程。目前所

見到的明末所留下來的仿古圖冊中，除了董其昌數量最多以外，在同時代畫家

中，沈士充的仿古作品數量算是數一數二的。至於他的畫藝如何？在時人眼

裡，他的畫藝特色與成就又是如何呢？很幸運的，在沈士充早年為喬拱璧所畫

的《仿宋元十四家筆意》(作於西元 1610年)的十三位題跋者，提供這樣的訊

息。茲列於下： 

                                                 
13 清，徐沁，《明畫錄》收入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三集第七輯，(神州國光社，辛亥

（1911）孟春初版，1937秋四版增訂)，頁 86。 
14 清，姜紹書《無聲詩史》，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 (四)，頁 856。 
15 清，秦祖永《桐陰論畫》，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明文書局印行) ，頁 081-292。 
16 朱謀垔，《畫史會要》，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四)，卷四，頁 577。 

17 〈松江志〉，《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十七，電子《四庫全書》。 
18 朱惠良，《趙左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頁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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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趙宦光：從關仝以來，景彌小而意興彌深，傳到其徒李成，李成之後是沈士

充19。 

2. 鄒迪光：「大痴神具而韻最遠」能得黃公望的神韻者，是宋代的趙令穰與明

代的文徵明，而沈士充則亦能不只學到皮毛還有其神韻20。 

3. 陸岑：沈士充仿張僧繇之畫，「風華秀潤、神采奕奕」，「為谷侯使君賞

鑒」21 

4. 陸應陽：「神采奇秀，恐元鎮先生未能過此」22 

5. 缺跋者。 

6. 陸萬言：「此禎酷肖詩意，至吸龍眠靈氣，又當在筆墨外矣23。」 

7. 李日華：「豪鋒墨彩，亦恍見�m鶴老樵面目，奇作也24。」 

8. 章台鼎：「此獨蕭閒簡遠，其一種清潤之氣，殆復過之25。」 

9. 文震孟：「展卷而見有得泉石之神者，以為真能盡畫之變者也26。」 

                                                 
19第一幀全文：「山本林泉，籌不心賞，亦不免有奪之之恨。�晹b市朝，神游八極，谷侯花

縣，不能無一幅仙山障子。子居乃貌奇峰，集眾美，一匹青綃，千岩競秀。昔關仝作盡，筆逾

簡，氣逾壯，景彌小而意興彌深。及門之徒李營丘，營丘之後有沈郎。青出于藍，且入元矣。

谷侯其十襲藏之。丙辰初夏，寒山趙宦光題。」 
20第二幀全文：「繪事至勝國而有神有韻，乃大痴神具而韻最遠，得此中三昧，非可以尋常筆

墨論者。未學後進，于皮毛面目求之，只優孟壽陵耳。不佞每與宋明之趙文兩君論及，深�惘�

老之難學。若子居此幅，有神與韻，不獨皮毛面目間矣。梁溪鄒迪光。」  
21 第三幀全文：「昔人品繪事，僧繇居上，然一無流傳人間者。子居此圖，謂��其遺意，覽之

風華秀潤，神彩奕奕，扑人眉睫間，良可寶也。想子居胸中富丘壑固爾爾，惟得谷侯使君賞

鑒，益珍矣。陸岑」 
22 第四幀：「子居是作，定仿雲林點綴耶。神采奇秀，恐元鎮先生未能過此。谷侯故善賞鑒，

何俟不佞豐干，但展卷忘倦耳。七十叟陸應陽書」 
23第六幀：「絕壁過雲開錦繡，孤松隔水奏笙篁。此禎酷肖詩意，至吸龍眠靈氣，又當在筆墨

外矣。陸萬言題。」   
24第七幀：「��巒含姿，霜樹堆錦，每天高氣清，放杖銅墨諸山之下，與天目雙徑間，輒有此

物色。豪鋒墨彩，亦恍見�m鶴老樵面目，奇作也。竹懶李日華。」 
25第八幀：「潤州陳氏有小米畫，余嘗一見之。董太史亦為余作小幅，極淋漓之致。此獨蕭閒

簡遠，其一种清潤之氣，殆復過之。章台鼎題。」  
26 第九幀：「余家世有筆硯緣，至今群眾中能吮毫和墨者，尚不下十餘人。獨余材質頓，百無

一解。惟是山栖有年，�砟炙C壑之態，頗能領略一二。展卷而見有得泉石之神者，以為真能盡



 18

10. 李應徵：「今觀此圖，恍然如昔游也27。」 

11. 宋懋��：「子居雖出余門，而自能直造古人，即欲尋其為藍水，不可得矣
28。」 

12. 趙左：「又為仿宋元諸家 14�銦A種種皆得其致，時流易歸，古意難學，子

居何咄咄逼人也29。」 

13. 陳繼儒：「�E門有石田翁，今吾松有子居矣30。」，給予高度的肯定。 

14. 董其昌：「子居又仿宋元各家為 14種、一一逼古，氣韻生動，邇來畫手，

大自不易。… 余當勉為明府倚玉也31。」，極力稱讚其為職業畫手的優異畫

藝。 

 

沈士充所模仿的宋元十四位大家為董源、巨然、郭忠恕、李成、范�i、許

道寧、郭熙、李公麟、趙令穰、米友仁、趙孟頫、倪瓚等。但是其中第三幅陸

岑稱其仿的是張僧繇的青綠山水，所以所仿的還應包括隋唐畫家。此卷中有些

畫並不能明確分辨是仿自何人，只能說是仿宋元畫家「筆意」的綜合體。以上

的諸讚語雖不免為應酬語，但是亦可看出沈士充早在萬曆末年(西元 1610年)時

                                                                                                                                            
畫之變者也。�m葉連斜，西風古道，恍然如身在此圖中。不知為詩中景，景中人，又無論古法

云何矣。壬子初夏，文震孟題」 
27第十幀：「 余山水趣頗不乏，所居多水少山，每恨不得兼。邇偶寄臨水，曾于深秋從青山放

船至禹林，與渚沙岸草，便娟映帶，秋色在在逐人，真令應接不暇。今觀此圖，恍然如昔游

也。李應徵題。」 
28第十一幀：「子居14禎 ，大都出入營丘、中立、大年、小米、子久、松雪、元鎮筆法。子

居雖出余門，而自能直造古人，即欲尋其為藍水，不可得矣。宋懋��題。」 
29第十二幀：「 庚戌秋，余過鹽官署中，見喬明府訟庭如水，幽然有少文之懷，曾許寫�`游長

卷，未就，而子居已為作桃源圖，山川委蛇，草木華暢。又為仿宋元諸家14�銦A種種皆得其

致，時流易歸，古意難學，子居何咄咄逼人也。辛亥春仲，趙左題。」   
30第十三幀：「 子居深心畫學，自五代宋元皆掇其精華，即馬夏子昭輩，比吐棄之。此14幅，

為喬谷侯作于官署，過庭謂徇知是一合，信哉，�E門有石田翁，今吾松有子居矣。陳繼儒

題。」 
31第十四幀：「 沈子居為谷侯明府，作桃源圖工絕。余謂鹽官種花滿縣，何事問桃源哉。子居

又仿宋元各家為14種、一一逼古，氣韻生動，邇來畫手，大自不易。明府成�`理，又堪�`游，

只欠米家海天落照一幅，余當勉為明府倚玉也。董其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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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藝就已經受到鄉里以及師友的肯定，咸認可以接續宋元大家之遺韻。其中對

於其畫風的特色之語則為「蕭閒簡遠」、具「清潤之氣」。 

 

在其他跋文中有提及沈士充畫風的，尚有： 

1. 在沈士充的《萬壑千嵐圖》卷的後面跋語中，曹思邈稱讚沈士充「用筆設色

率皆清真閒逸32」。 

2. 高士奇(1645-1703)曾收藏沈士充的《溪山小卷》，稱沈士充「擅名於明末 

雖無出人之處，而筆墨煙潤、饒有秀致33。」 

 

觀其留存的畫作的畫風看來，確實與以上之諸記載相符。 

 

二、 師承與弟子 

    沈士充師承自宋懋晉與趙左，但是其畫風究竟如何受到兩人的影響？首先必

須對這兩位老師的畫風有所了解。關於趙左繪畫風格的研究，在朱惠良女士所

出版的《趙左研究》專書已經介紹的很詳細。大抵趙左畫宗董源，兼有黃公望

以及倪瓚34，並有趙千里、王蒙以及小米的影響35。至於沈士充的直接師承宋懋

晉，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專文或專書作過研究。據載，宋懋晉亦為松江人，與趙

左曾同師宋旭36，有名于萬曆與泰昌之間(-1620年)。畫法趙千里、吳仲圭與黃

子久，並參以宋元遺法，畫風「筆墨秀潤」，當時與董其昌與鄒迪光齊名，又

                                                 
32 見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市:文物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經銷, 
1986[民 75]-)，頁滬 1-1562。 
33 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台北：學海出版社，民 64)，頁 256-257。 

34 清，姜紹書，《無聲詩史》，收入《中國書畫全書》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 

(四)，頁 855。 
35 朱惠良，《趙左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頁 25。 
36 兩人同師宋旭，見趙左條，徐沁，《明畫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藝林類》 

(明文書局印行)卷四，頁 072-073。宋旭(西元 1525-1602)，字初暘，崇德人，家石門(一說號石

門)，擅詩與畫，畫特色為氣象蕭疏、煙林清曠。喜八分書，常用八分書題字於畫上，遊寓多為

精舍。曾繪白雀壁，時稱一絕。有關宋旭的介紹見同著錄，同一頁，以及清，姜紹書，〈無聲

詩史〉，收入《中國書畫全書》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 (四)，頁 852；朱惠良，

《趙左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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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趙左相抗衡37，且擅畫仙山樓閣之屬。雖與趙左同師宋旭，也都得到宋旭的

「煙林清曠」的特色，但因兩人的個性與專長不同，表現出的畫風也不盡相

同。宋懋晉的用筆「揮灑自得」，而趙左則「不輕涉筆」。兩人雖然都稱受宋

元大家的影響，但是最後皆有自己的面貌。沈士充身為兩人的高徒，不僅畫風

有相近之處，甚且有出藍之譽。也許是受兩位師傅的影響，沈士充亦從宋元大

家入手，尤其受到董、巨、黃公望的影響最深，所畫山石多用長短披麻皴；用

墨不重；敷色淡雅，似受黃公望的影響，兼得宋懋晉的「筆墨秀潤」。 

沈士充的畫風早期受到兩位師父以及董其昌的影響，晚期則卓然成家，自

成一格。其「文人畫」的氣息似乎早受宋懋晉的影響。宋懋晉曾在丙辰年(西元

1616年)時畫過《摹諸家樹譜》一卷，臨摹的對象有二十位大家，包括畢宏、張

璪及元人之寫意、李公麟、二李(李思訓與李昭道)與二趙(趙伯駒與趙伯驌)。宋

懋晉的跋語中特別推崇「伯時、二李、二趙」，並明確指出「文人學畫須以逸

品為宗38」。所以其畫風無疑是屬於文人繪畫的秀逸淡雅。 

    具體而言，沈士充早期的軸畫深受趙左與宋懋晉的影響。三人的畫風轉變情

形也很類似：在西元 1611年以前，多繪製大山大水，構圖皆較為繁複，山石皴

法嚴謹且少煙雲的渲染；西元 1611-1620年代，構圖漸趨空靈，也都喜愛煙雲

氤氳的氣氛營造39。前者可以宋懋晉作於西元 1589年的《天馬山圖》、趙左作

於西元 1611年的《華山圖》、以及沈士充西元 1605年的《山居圖》為例 (圖 5-

1, 5-2, 5-3)；後者以宋懋晉作於西元 1611年的《一路看泉圖》軸、《竹樓煙雨

圖》軸，趙左作於西元 1615年的《寒江草閣圖》、未署年的軸畫《澤國長

風》，以及沈士充作於西元 1620年的《松蔭柳色圖》軸、西元 1621年的《山

                                                 
37清，姜紹書《無聲詩史》，收入《中國書畫全書》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 (四)，

頁 856；徐沁，《明畫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藝林類》 (明文書局印行)卷

四，頁 85。 
38原文為：「明宋懋晉摹諸家樹譜一卷素牋本，墨畫，凡三十九段，每段書諸家姓氏及畫訣，後

識云：惟畫松樹各家一法，雜樹雖小異大都相類。自唐至元，無慮數百人而成家，為人師法

者，不過二三十家而已。余摹得二十家如畢宏、張璪及元人之寫意者，或可髣�其一二。若伯

時與二李二趙輩，不能得其萬一。蓋院體俱入細落墨，數次烘染設色，一樹便可竟日，豈草草

之筆所可臨摹。若能以死功臨之，則反易於畢宏張璪之寫意者，以故文人學畫須以逸品為宗。

丙辰(1616年)清和望後宋懋晉識。」見《石渠寶笈》初編，卷三十四，頁 1056-7。 
39 見第四章「立軸畫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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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圖》軸為例 (圖 6-1, 6-2, 6-3, 6-4, 6-5, 6-6)。 其中《松蔭柳色圖》與《澤國長

風》構圖非常相近，遠處都有松樹，且畫法與姿態幾乎一模一樣；其他如沈士

充西元 1618年的《柳溪茅屋圖》軸，與趙左西元 1619年的《垂釣望山圖》的

畫風也非常相近 (圖 7-1, 7-2)。若以空靈之繪畫特色而言，《澤國長風》圖與沈

士充作於西元 1620-1624年左右的《山水圖冊》則非常相似 (圖 6-4, 8) 。 

    趙左的長卷繪畫水準很高，沈士充深受其影響，甚且青出於藍。趙左的長卷

作品目前所知約有十一卷，而沈士充至少有二十二卷，其中尤以西元 1632年的

《招隱圖》卷最長，足足有 15公尺，是非常罕見的長卷繪畫。此卷乃其晚年的

力作，將在第四章中有仔細的研究。沈士充的長卷承襲趙左的畫風，多描繪江

南地區的景物，且喜歡用煙雲營造出江南的特色，但在畫面的鋪陳上似乎更加

用心，畫中的景物雖然很長，卻絕少有重複的母題與構圖；對煙雲的應用也更

加出神入化，真正畫出松江地區的「雲山煙水」的特殊景致。其他承襲趙左的

地方包括草堂中坐著頭戴斗篷並且五官簡化的文人圖像、柳樹的畫法、山水圖

中水口與流水的畫法等。例如，作於西元 1626年的《松林草堂圖》，卷中屋內

的文人與趙左的《竹院逢僧圖》軸中的文人極為相似 (圖 9-1,9-2)；北京故宮所

藏的沈士充作於西元 1620-1624年的《山水冊》中之柳樹，與日本收藏之趙左

《與陸應陽的書畫合冊》中之柳樹畫法相似 (圖 10-1,10-2)；石頭書屋所藏的沈

士充作於西元 1620-1624年的《山水圖冊》中，漸漸遠去的水流畫法，與趙左

西元 1611年的《華山圖》軸的畫法相近 (圖 11-1,11-2)；作於西元 1610年的

《桃源圖》(圖 12-1, 12-2)與西元 1616年的《雲山煙水》圖 (圖 12-3)，卷中細膩

多變的雲霧與瀑水的表現，與趙左作於西元 1610年的《枕石漱流圖》卷 (圖

12-4,12-5)和西元 1612年《溪山無盡圖》卷 (圖 12-6) 非常相似。 

    其中最受沈士充所喜歡的繪畫母題，是細膩多變的「雲霧」、「瀑布」與

「水流」，成為其個人極具特色的畫法，尤其在其晚期的長卷繪畫中表現得淋

漓盡致。例如在西元 1626年的《松林草堂圖》卷中末段的部份(圖 13-1)，多道

瀑布像萬馬奔騰般傾洩而下，彷彿可以聽見流水的聲響；另在稍晚的西元 1628

年的《長江萬里圖》卷(圖 13-2)以及在西元 1632年的《招隱圖》卷(圖 13-3)

中，也都可見精采小水流的描繪。他的此繪畫技巧並傳給了弟子蔣靄，蔣靄在

所畫《雲山變幻圖》卷(圖 13-4,13-5)，同樣可以看到對瀑布的精心經營，但已

經不及師父沈士充的精采，此後遂成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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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所存畫作中所見，宋懋晉用筆較嚴謹，甚至一絲不茍，給人過於拘

謹而少變化；趙左的畫比宋懋晉較具文人氣息，繪畫技巧則與宋懋晉不相上

下；沈士充的畫風大多承襲趙左，除了亦深具文人畫的特色之外，還有個人特

有的瀟灑自在的氣質。由於沈士充曾�董其昌代筆，故多少會受到董其昌畫風

的影響，其中尤以仿古圖冊的影響最大。例如沈士充的小景圖冊中的米家山

水，與董其昌同時期的畫風非常近似。沈士充西元 1625年的《郊園十二景圖》

冊中傾斜的地平線構圖，與董其昌的西元 1623-1625年的圖冊畫法極為相近，

將在第三章中仔細比對。 

    沈士充由於畫藝高超，同鄉子弟能畫者多師之，其弟子計有蔣靄、申自然、

趙廷璧、趙伊、釋大澍、葉有年與僧止中40。其中以蔣靄與葉有年較有名。蔣

靄字志和，華亭人。畫山水學沈士充，蒼勁似之41。沈士充在西元 1628年曾為

其作了一幅長卷《長江萬里圖》42。至於蔣靄的畫作，在西元 1636年時的作品

被與師父沈士充、以及其他六位松江地區的畫家的作品裱在同一冊中，並由陳

繼儒在對開中逐一題詩，完成書畫合冊；西元 1661年為凝翁作《松巖積雪

圖》；西元 1669年完成代表作《雲山變幻圖》卷。由此推斷其活動的時間應該

在西元 1628-1669年左右，生卒年約在西元 1600-1669年。蔣靄曾在畫上自稱

「怡雲野人」，可見應與其師沈士充一樣是個隱居山林的畫家。其代表作《雲

山變幻圖》卷中之景物，構圖、雲氣氤氳的畫法，以及落款于卷末的大石塊留

白處的習慣，皆傳承自沈士充。不過在山石的皴法表現技巧上不若沈士充的簡

潔、自然，顯得過於雕琢與拘謹。此畫上的景物：有柳、荷、松、竹林以及末

段的枯樹，判斷應該是在畫四季山水。曹思邈43與沈白44在後面跋文中，皆稱此

畫「備四時之氣」，可見是將四季畫在一個長卷上。沈士充在晚年時亦曾畫過
                                                 
40 朱惠良，《趙左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頁 38。 
41 徐沁，《明畫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藝林類〉 (明文書局印行)，卷四，頁

072-074。 
42 將在第四章中作詳細介紹。 
43 曹思邈 
44 沈白，字濤思，號賁園，又號天傭子，青浦人，以布衣耽高尚，闢所居而廣之，有蕭閒堂海

堂徑諸勝，工書真行書皆入妙，見《青浦縣志》，轉載自《國朝書人輯略》，周駿富輯，《清

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印行)，頁 085-208。沈白亦喜收藏書畫，曾收藏的松江畫派的畫

至少有沈士充作於 1632年的《萬壑千嵐圖》卷以及其弟子蔣靄的《雲山變幻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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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山水，題名為《山高水長》45，現在已不傳。可見蔣靄此圖多少受到其師

之影響。蔣靄確實很認真地接續了沈士充的畫風，但卻未能青出於藍，後繼者

也未有出色的表現，加上清初四王獨領風騷，致使松江畫派至清初即已凋零。 

    沈士充另外一位較有名的弟子葉有年(西元 1590-1669左右)，也曾經為董其昌

代筆46。西元 1630年時董其昌也曾為他臨仿過《懷素書冊》47，可見受到董其

昌相當的重視，堪稱松江畫派的新秀，但終究未能為松江派延續香火。 

 

三、 代筆 

歷來對董其昌的代筆問題已經有廣泛的討論。董其昌的代筆畫家約有沈士

充、趙左、吳振、楊繼鵬、趙泂、葉有年、僧常瑩、李流芳、王鑑等九人。近

代學者對於董其昌代筆的問題有不同的意見。徐邦達先生認為，就其所見，趙

左、吳振、沈士充等人的畫風乃為「蘇松派」，與董其昌的畫風「風馬牛不相

及」48；�坏\先生則同意吳脩在《青霞館論畫絕句》中所言，「今�W董畫塞天

下，若沈子居、趙左作，已為上駟矣49。」認為趙左、沈士充為董其昌代筆的

畫算是比較好的，也比較容易辨識，其他的人的畫較差，也不容易看出是誰的

代筆；朱惠良女士在《趙左研究》一書中，提到董其昌與趙左的畫石頭的方式

不同，做為區別方式之一50；魯珊珊小姐認為董其昌的代筆約出現在其 60歲左

右(西元 1616年左右)，且趙左與沈士充的畫風漸漸有別，自董其昌 65歲(西元

1620年左右)之後就不再為之代筆，所見以《倚松閣圖》軸 (圖 14) 為沈士充代

筆之作51；謝稚柳先生則認為沈士充作於西元 1610年的《仿宋元十四家筆意》

中有幾開畫風接近董其昌，且《倚松閣圖》軸是沈士充的畫，董其昌落款52。 

                                                 
45 紀年為癸酉(西元 1632年)春日，見《石渠寶笈》續編 (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民 60)，頁

432。 
46 徐邦達先生詳細整理過相關文獻，見其著書《古書畫偽訛考辨》(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4，民

73)，頁 147-149。 
47 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上海：書畫出版社)，頁 197。 
48 同上註，頁 148。 
49 �坏\，《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 
50朱惠良，《趙左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頁 38。 
51魯珊珊，〈淺析代筆書畫〉，《東南文化雙月刊》，2003.12，頁 45。 
52謝稚柳，〈談董其昌的代筆〉，收入《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頁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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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本人仔細研究，發現就目前所留下的畫蹟，確實很難辨識沈士充與趙

左的代筆。本人同意前輩學者所言，沈士充與趙左為董其昌代筆的時期約在董

其昌 60-65歲時，也就是在西元 1610-1620年之間。趙左可能卒於 1620年左右

(目前可信畫蹟年代到 1622年)，至此開始不見其代筆之作，而沈士充自此之後

畫風雖仍多少受到董其昌的影響，但已經慢慢型塑出自己的風格。對於前輩學

者所肯定的《倚松閣圖》軸，本人同意確實有沈士充的畫風，但因為對於畫上

的董其昌的款字真實性存疑，故傾向於此軸為「偽作」，而非「代筆」之作。

本人目前所找到的沈士充與趙左的作品中，與董其昌畫作較為類似的各有一

件，略述如下： 

 

1. 《仿米家山水圖》軸 (圖 15-1) 

 藏處不詳。 

    作於西元 1620年。此畫中之山、雲、以及雲中的寺廟等畫法，與沈士充作於

西元 1616年的《仿宋元名家筆意》中的米家山水冊中的非常類似 (圖 15-2)。可

知沈士充作於西元 1610-1616年的山水圖冊仍受到董其昌之影響。 

    

2. 《青山白雲紅樹圖》軸 (圖 16-1) 

  與趙左的《林巒深秀圖》軸 (圖 16-2)，畫風相當接近，且用色幾乎一模一

樣，極可能是趙左代筆之作。  

 

 

第三節 交遊與活動情形 

    目前尚未發現有任何文獻特別記載有沈士充的交遊情形。所以本論文將就沈

士充存世畫作來探討，從畫上一些他人跋語、本人的落款、及與他人之合卷與

合冊作品，來重建其交遊與活動情形。 

一、 從畫上他人的題跋中了解其交遊與活動情形 

(一) 從西元 1610-1625年作品上之題跋得知： 

                                                                                                                                            
623。在近期出版的《董其昌書畫收藏與辨偽》中亦持相同看法，見《董其昌書畫收藏與辨偽》

(萬卷出版公司，2004.4) ，頁 101。 



 25

可能由於其師趙左與宋懋晉之故，沈士充結交了松江、嘉興、蘇州等地的

名人、書畫家。從目前傳世的畫蹟中，可知其最遲在西元 1610年即已開始為人

作畫，這個期間的作品的主要收藏者為海鹽知縣喬拱璧。喬拱璧，字榖侯，上

海人，萬曆丁未(西元 1607年)進士，萬曆三十六年(西元 1608年)任海鹽縣縣令
53，因為多次有功，後被擢為兵部郎54。升官的紀年未記載，但是由縣志裡所

載，海鹽縣縣令在萬曆四十一年 (西元 1613年)時換成何早55，故知其升官的時

間大概是在萬曆四十一年左右。沈士充曾在庚戍年(西元 1610年)，也就是喬拱

璧為知縣後的第三年，為他完成《桃源圖》卷以及《仿宋元十四家筆意》。從

畫上沈士充自己的落款得知，在庚戌同一年裡，小春時先畫《桃源圖》卷，仲

春時完成《仿宋元十四家筆意》，可見畫藝受到喬拱璧相當的肯定。 

兩幅作品上面皆有多人題跋，正可提供後人去了解此時期沈士充的交遊情

形。沈士充於西元 1610年初春所畫的《桃源圖》是具有傳統畫意的作品。在第

三章裡將對此圖有較詳細的論述。此圖完成後分別由八位名人題跋。這八人依

順序分別為董其昌(西元 1555-1636年)、陳繼儒(西元 1558-1639年)，陸應陽(西

元 1532-1627年)56、趙左(西元 1570-1633年)、宋懋晉(活動在西元 1589-1622

年 )、陸萬言57、章台鼎58與鄧希稷59。 

                                                 
53 《海鹽縣志》，卷二，職官表，《海鹽縣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臺一版 民64)，頁 145。 
54 《海鹽縣志》，卷十四，名宦錄，頁 1353：「萬曆三十六年任海鹽令時，�卒餉多冒濫，建

議�F其弊賦，長苦陪虛丁，悉為均之。清田額行貼役法，築桿海塘，增設漕糧倉，�吏廨及甃

街葺堰，民多賴之。拱璧志在有為，而才足副之，故在任興除特多，擢兵部郎。」其他有功的

記載尚見《浙江通志》，卷六十三：「海鹽縣?經萬曆三十九年(西元 1611年)知縣喬拱璧以銀

四千八百再葺，天�坐G年(西元 1622年)知縣樊維城以塘圮裂二十八丈，為請郡遣縣丞李筦費銀

二千九百再築之塘，卒賴以不壞云。」  
55 何早，字白夫，懷? 人，癸丑科榜，。萬曆四十一年任知縣。見王彬修，《海鹽縣志》(中國

地方文獻學會，臺一版， 民 64)，卷二，頁 145；卷十四，頁 1353。 
56 陸應陽(西元 1532-1627年)，字伯生，嘉興人，自稱三浦山人，交遊者至少包括李日華、陳繼

儒與董其昌。董曾為其作一首詩《送陸伯生歸吳》。見《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中之《御選明

詩》，電子《四庫全書》。陳繼儒並曾為其作壽序「壽陸伯生先生六十序」。陸應陽在跋中自

稱「七十叟陸應陽書」，若西元 1611年時其年七十，則推測生年約在西元 1532年。據《松江

府志》所記載，其卒於西元 1627年，享年 86歲，則生卒年的推測應無誤。《松江府志》的記

載轉自劉九庵編著，《宋元明清畫家傳世作品年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 
57 陸萬言，字君策，華亭人，萬曆五年(西元 1577年)鄉舉，兄萬里以書名，萬言書畫並擅，山



 26

其中只有在陸應陽的跋語中寫下時間：「萬曆辛亥春仲望」。萬曆辛亥為

西元 1611年，也就是畫成的隔年。推測這些人為此卷題跋的時間當在西元

1610年到 1611年之間。1611年時陸應陽已經七十歲，可能因為年紀最大，所

以推舉他作紀年的跋語。 

這些人中以董其昌與陳繼儒對沈士充的影響最大，故先介紹這兩位重要的

友人，再探討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 

董其昌，松江華亭人，字玄宰，號思白，卒諡文敏。生於生於嘉靖三十四

年，卒於崇禎九年，享年八十二。萬曆十六年(西元 1588年)中進士，官至禮部

尚書。擅長書畫且收藏豐富。因為飽覽古畫，所繪山水集宋元各家之所長，但

自成一家。其畫筆墨秀潤蒼鬱，爽朗瀟灑，書法性甚強，而構圖亦深受書法理

論中「勢」的概念所影響。又擅於理論，著有《畫禪室隨筆》、《容臺集》等

書，所提出的「南北分宗」之說，與其書畫風格，皆對當時及之後三百年藝壇

影響甚巨60。由於名聲顯著，在他的松江府老家處處可見其題堂名的榜書書蹟

61。並且交遊廣闊，索書畫者眾，窮於應付，而有許多的代筆，沈士充即為其

中之一。他與陳繼儒兩人應該是提拔、幫助沈士充最多的人。 

陳繼儒，松江華亭人，字仲醇，號眉公、眉道人，又號麋公、自署清嬾居

士、白石樵。生於嘉靖三十七年，卒於崇禎十二年，享年八十一。精通書畫，

善於鑑賞，且積極於出版事業62。雖然陳繼儒天資聰敏，少負才華，但一生並

                                                                                                                                            
水收景甚豐，用筆極簡，其為岩岫多染輕綠，略皴數筆，致殊妍秀。生平見徐沁，《明畫

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藝林類〉(明文書局印行)卷四，頁 072-071；〈雲間志

略〉(三)，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頁 147-349-353。 
58 章台鼎，生卒年不詳。但與董其昌等人有交遊。董其昌曾送他畫；作品曾與沈士充等人被明

末收藏家收藏。詳見本論文第 35頁與 122頁。 
59 鄧希稷，江陵人，萬曆二十二年(西元 1594年)鄉試榜。《湖廣通志》卷三十五，頁 531-34。 
60 關於董其昌的研究，已有專書，見《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8.11) 
61 至少有吳醫室的「松風草堂」、李待問的「玉裕堂」、吳爾成的「春暉堂」、徐文貞孫徐文

學的「中美堂」、董羽宸的「卯浦堂」、白龍潭章太守昂的「冷石  書處」上的對聯：「善且不

為而況惡，身將隱矣焉用文」。見王澐纂，〈雲間第宅志〉，《叢書集成續編》(第九十五

冊)，頁 19-20。 
62 陳繼儒的出版事業，見林宜蓉，《晚明文藝社會「山人崇拜」之研究》，師範大學美術研究

所碩士論文，83年，頁 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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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考取功名。二十九歲失意科場之後隱居山林63。不過在當時的藝壇及文

壇，甚至朝廷裡也享有盛名64。雖然隱居山林，卻以技藝營商，積極入世，周

旋於許多有名的文人、有錢的官員以及佛道之士之間65。他喜愛從事鑑賞書

畫、吟詩、品茗、遊山玩水的活動，正好為這些交遊者提供了聯絡感情與書畫

買賣的機會。他的交遊，不僅能「交遊顯貴」，亦能「接引窮約」66，對寒貧

儒士與布衣文人皆能適時的給予幫助，沈士充應該也是受到他幫助的畫家。 

董其昌與陳繼儒志同道合，交往密切。兩人是同鄉，且所住的宅院相差不

遠。67又都善書畫，且都喜歡品評書畫，故兩人互動頻繁，深交一生。以下擬

詳述兩人交往互動之情形： 

1. 相約乘舟遊於松江三泖九峰： 

(1) 西元 1592年，與陳繼儒過嘉禾，所見褚摹《蘭亭》、徐季海《妙林詩》

等。 

(2) 西元 1599年，偕陳繼儒泛舟春申之浦，作《山水卷》。 

(3) 西元 1602年，董其昌邀王衡與陳繼儒飲舟中，並遊別墅。 

(4) 西元 1603年，與陳繼儒、周仲曹季良兄弟觀《祭黃幾道文》卷於曹周翰

舍中。 

(5) 西元 1607年，偕陳繼儒、林符卿同至清溪，試墨作《王摩詰詩》卷。 

(6) 西元 1610年，偕陳繼儒遊塘棲，又同朱大輝泛舟棲水。 

(7) 西元 1634年，與陳繼儒造訪王時敏西廬齋中68。 

                                                 
63 關於陳繼儒生平，見陳夢蓮編《眉公甫君年譜》，收在《陳眉公先生文集》(台北：中央研究

院傅斯年圖書館明刊本)卷首；《陳繼儒本傳》，《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卷

298，頁 7631-7632。其隱居山林的詳細經過，見林宜蓉，〈陳繼儒的山人事業〉列表，《晚明

文藝社會「山人崇拜」之研究》(台北：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83年)，頁 163-165。 
64 陳萬益，〈論李卓吾與陳眉公．晚明小品作家的兩種典型〉，《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 

（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頁 85-115。 
65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載於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學林類  9 》（台北：明文書

局， 1991），丁集下，頁 637-638 。 
66 林宜蓉，《晚明文藝社會「山人崇拜」之研究》(台北：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83

年)，頁 146-147。 
67 董其昌住在南門河東大街，與陸萬言家不遠，而陳繼儒也住在南門內。見王澐纂，〈雲間第

宅志〉，《叢書集成續編》(第九十五冊)，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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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一同去觀看別人的收藏，且多由董其昌書寫紀錄同觀者，作品至少有： 

(1) 《祭黃幾道文卷》：同觀者陳繼儒、周仲、曹季良兄弟。 

(2) 《王羲之行穰帖卷》：同觀者陳繼儒、吳廷。 

(3) 《王維雪溪圖》：同觀者陳繼儒、吳君杰等69。 

 

3.  有時同觀後會先後題跋，或常為索題者先後題跋： 

(1) 《武岡帖》 

   「武岡武陵帖皆淳化之冢，嫡世不多見，今遂至二十卷實為��F。 

   刻搨婉峭，時有勝于淳化者，不可為耳食人道也，其昌。 

    余見千金帖後，又見顧研山秋壑閣帖，又潭帖鼎帖，星鳳帖， 

     獨�狾~獲見  武岡帖，皆諸帖所未經刻者，即刻者，姿態翾�真異 

     本也，繼儒。」70  

(2) 周叔宗書《洛神賦》冊，趙宦光草篆引首，兩人先後題跋。 

(3) 西元 1610年題沈士充《桃源圖》卷、《仿宋元十四家筆意》卷。 

(4) 西元 1624-29年題杜瓊《南庄十景圖》冊71。 

(5) 西元 1628年題沈士充《長江萬里圖》卷、《山水圖》卷。 

(6) 西元 1636年題楊文驄《山水冊》72。 

 

4.  董其昌比陳繼儒更擅長繪畫，故常作畫送給陳繼儒，至少有以下幾幅： 

(1)《山居圖》軸，作於西元 1587年八月，即陳繼儒開始隱居的那一年，次

年秋仲，再為其作《山居圖》卷73。 

                                                                                                                                            
68 以上皆整理自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上海：書畫出版社)，頁 24，39，50，53，67，

75，220。 
69 同上註，頁 53，73，141。 
70 汪珂玉，《珊瑚網》，卷 21，收入盧輔聖主編的《中國書畫全書》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出版) (五)，頁 900。 
71見《明畫篇》，《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七十七年版) ，頁 140-

142。但是由於董其昌未署年，故不確定與陳繼儒是一同題跋，或時間較早。 
72 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上海：書畫出版社)，頁 232。 
73 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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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雲林山景圖》軸74。 

(3)《九峰招隱圖》軸(作於西元 1596年) 。 

(4)《婉�U草堂圖》軸 (作於西元 1597年)。 

(5)《東佘山居圖》軸 (作於西元 1620年)。 

(6) 為馮可賓《畫石冊》對幅題詩，其一贈陳繼儒，貯之山莊。(作於西元

1632年) 

(7) 在董其昌過世那年(西元 1636年)的首春，他還作小楷書冊贈與陳繼儒、

三月時為其所作之《白石樵真稿》作序、八月中秋時與陳繼儒登天馬薰

塔，作《書雪詩軸》75，九月即過世，可見兩人的情誼一直到董其昌過

世前始終如一。 

 

5. 董其昌擅長書畫，常在自己的作品上題詩、記事，甚至同一幅常有兩個或更

多不同紀年的題跋，很少見到其他人為其畫上題跋。但是在 1600-20年間卻常

見陳繼儒題詩於其作品上，可見兩人不凡的情誼。作品至少有： 

  (1)《葑涇訪古圖》軸(作於西元 1602年，台北故宮藏) 。 

  (2)《溪雨意圖》軸(作於西元 1604年，上海美術館藏) 76。 

  (3)《溪亭秋霽》軸 (作於西元 1612年，上海美術館藏77。 

  (4)《山水扇》(作於西元 1616年，上海美術館藏)。78 

  (5)《高逸圖》軸 (作於西元 1617年，北京故宮藏)。79 

 

6. 會為對方作重要題記： 

                                                 
74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二，內容為「仲醇�F好? 畫，以為在子久、山樵之上。余為寫

雲林山景一幀，歸之題云：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似叔夜，近代唯懶? 得其半耳云云，政是

識�雂H，了不可得。」 
75 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頁 29、35、128、210、228、229、331。 
76 Wai-Kam Ho,”The Century of Tung Ch’I -Ch’ang, 1555-1636”, publishe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in assoc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and London.pp146. 
77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頁 175。 
78董其昌住在南門河東大街，與陸萬言家不遠，而陳繼儒也住在南門內。見王澐纂，〈雲間第

宅志〉，《叢書集成續編》(第九十五冊)，頁 109。 
79 Wai-Kam Ho,”The Century of Tung Ch’I -Ch’ang, 1555-1636”, publishe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in assoc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and London.，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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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繼儒在西元 1626年時為董其昌元配龔夫人寫壽序；董其昌壽陳繼儒元

配衛夫人 60序80。 

(2) 西元 1630年為董其昌的《容台集》寫序。 

(3) 西元 1636年董其昌卒年的二月(九月過世)，為陳繼儒的《白石樵真稿》

寫序。 

(4) 西元 1637年，董其昌死後一年，陳繼儒為董其昌作祭文《祭董宗伯文》
81。 

 

 7. 董其昌為陳繼儒建「來仲樓」作為往來書畫聚會之所。 

    

    兩人密切的往來，在沈士充身上也有交集。在沈士充的作品中亦常見兩人先

後題跋。如上面所列，除了西元 1610年的這兩幅為喬拱璧所作的作品之外，尚

有西元 1628年沈士充的《長江萬里圖》82，以及同年沈士充的另一幅山水長卷

83。尤其陳繼儒更常在沈士充的畫上題跋。例如在沈士充西元 1629年的《雪景

山水圖》卷後題跋、西元 1632年的《梅花高士圖》軸的四周滿滿的跋文、西元

1632年的《移梅圖》軸中沈士充為陳繼儒的兩首詩補圖、西元 1633年的《仿

天池石壁圖》卷後題跋。除此之外，沈士充並曾為董其昌所寫的心經畫白衣大

士白描插畫84，也分別與董其昌、陳繼儒作書畫合冊85。在與董其昌和陳繼儒的

書畫合冊中，雖然陳繼儒與董其昌也都擅長繪畫，但卻是由沈士充作畫(水墨或

                                                 
80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頁 178；董其昌，《容台集》(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卷二，頁

301-311。 
81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前者在頁 229，後者在頁 233。 
82 (清)李佐賢撰,，《書畫鑑影》(台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60年 5月初版) ，卷

八，頁 465-471。 
83 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 (台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60年 5月初版)，卷

五，頁 803-804。 
84 見本節第(四)「虔誠的佛教徒」之分析。 
85目前留存的作品有：《董其昌與沈士充書畫合璧冊》八幅，現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陳眉公與沈士充書畫合璧冊》，據《石渠寶笈》三編所記載的有兩冊，但是目前皆下落不

明。見《石渠寶笈》三編，頁 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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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色山水)，董其昌與陳繼儒用行草書題詩，顯示當時沈士充的繪畫有相當的地

位與成就，堪與董其昌與陳繼儒的詩書合璧。     

 

除了董其昌與陳繼儒這兩位重要友人，其他六位與之關係如下：趙左與宋

懋晉為沈士充的老師。陸應陽與陳繼儒、李日華、董其昌都是很好的朋友，曾

先後在《明文�v明書盤谷序卷》中題跋。陸應陽並曾為陳繼儒與莫是龍所畫的

《仿米芾雲山圖》題跋86、兩人並有一冊書畫合冊87。陸應陽跟陳繼儒一樣，都

是隱居山林的文人，自稱三浦山人，但以年紀而言，是陳繼儒與董其昌的前

輩。陳繼儒曾為其作「壽陸伯生先生六十序」。而陸應陽在為沈士充的《仿宋

元十四家筆意》題跋中自稱「七十叟陸應陽書」，可知在為沈士充題跋之前，

至少與陳繼儒相識了十年。又因為其在《明文�v明書盤谷序》一卷的題跋中，

自稱「七十七老人」，可知其與陳繼儒的交情一直延續到西元 1617年。章台鼎

也是董其昌的好友，其在題沈士充所畫的《仿宋元十四家筆意》中曾提到，董

其昌曾畫過一張「小米圖」給他88、並曾與沈士充的作品合冊89。至於陸萬言，

與董其昌是同鄉且是鄰居90，本身亦為畫家，董其昌也曾為他作畫91，為沈士充

題跋應是董其昌的關係。至於鄧希稷，雖未能找到直接的證據，但是從其跋語

中可以看出與沈士充有很深的交情92。綜言之，這八人都是當時江南赫赫有名

的文人、書畫藝術家，並且來往密切。他們之所以會在沈士充的畫上題跋，除

了這種私誼關係之外，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衝著地方官海鹽縣令喬拱璧的面子。

有了這些人的背書，不僅增加作品的價值，也為沈士充在西元 1610年的交遊留

下見證。 

                                                 
86 《石渠寶笈》三編，第六冊，頁 2721。 
87日本私人收藏，見《中國書畫總合圖錄》，(三)，JP12-415。 
88全文如下：「潤州陳氏有小米畫，余嘗一見之。董太史亦為余作小幅，极淋漓之致。此獨蕭

閒簡遠，其一种清潤之氣，殆復過之。章台鼎�_」 
89 合冊紀年為崇禎癸未(1643年)，廣東省博物館藏，見《中國古書畫圖目》，粵 1-0309。 
90董其昌住在南門河東大街，與陸萬言家不遠。見王澐纂，〈雲間第宅志〉，《叢書集成續

編》 (九十五冊)，頁 19-20。 
91 1602年時董其昌曾陸萬言畫《赤壁招隱圖》，見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上海：書畫出版

社)，頁 45-46。 
92 跋文見沈士充《桃源圖》卷，《石渠寶笈》續編，第五冊，頁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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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年的仲春，沈士充又應喬拱璧之請完成《仿宋元十四家筆意》長卷。

這一次所邀請在畫上題跋的文人更高達十三位之多。 

《仿宋元十四家筆意》顧名思義有十四幅仿宋元的畫，一幅一題跋，應該

要有十四位題跋者，但是目前所見只有十三位。也許入清宮前已破損，或者本

來要留給某人題跋，但因故闕如。在這十三位中有七位(除了鄧希稷)曾為較早

的《桃源圖》卷題跋，其他新增的六位則為趙宦光(西元 1559-1625)93、鄒迪光

(西元 1574年進士)94、陸埁95 、李日華(西元 1565-1635)、文震孟(西元 1574-

1636)、李應徵等。這六位中除了趙宦光、陸埁與文震孟以外，皆是當地的舉人

或進士。例如：嘉興的李應徵是萬曆元年(西元 1573)的舉人96；李日華是萬曆二

十年(西元 1592)進士97；太倉的鄒迪光是萬曆二年(西元 1574)進士。文震孟當時

年僅三十六歲，雖尚未登上進士榜，但憑著良好家世得以參與此一盛大的文

會。 

《仿宋元十四家筆意》的題跋時間，有紀年的，有自西元 1611年(即畫成

的隔年)，就請沈士充的師傅趙左題跋、隔年(西元 1612年)有文震孟的題跋、最

                                                 
93 趙宦光，字凡夫，姑蘇人。篤意倉、史之學，創作草篆。隱於寒山，著有《寒山雜著》諸

集。見《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五十六，《四庫全書》，頁 475-139。 
94鄒迪光，字�謔N，無錫人，1574年進士，官至提學湖廣副使。擅衡鑑楚士愛之。罷官時年甫

�F仕，治園亭慧山麓，日與當世名公卿文士游宴其中。有集三百餘卷，子�辰穧r公履負不羈才

工詩文書? 。鄒迪光擅山水，力追宋元，在大小米以及黃倪之間。見徐沁，《明畫錄》，《明

代傳記叢刊‧藝林類》，周駿富輯(明文書局印行)卷四，頁 072-070。 
95 陸埁，書法妍秀，出入蘇米之間，董其昌甚器之，見《海上墨林》。 
96李應徵，嘉興人，初名衷毅，字伯? ，萬曆元年癸酉舉人，南京國子監博士，一時名流皆與

倡和往返，平生感憤一寓於詩，情旨婉約，不徒以寫景述事為工。詩集名為《青蓮館集》。李

應徵也喜歡收藏古書畫。《石渠寶笈》卷十記載《元名家尺牘一�銦n中，曾見李應徵鑑賞章半

印，並有「李肇亨」、「檇李李氏鶴夢軒珍藏記」與「項墨林鑒賞章」諸印。可見其收藏由項

元汴家而來，並後來由李日華的兒子李肇亨所收藏。 
97 李日華(1565--1635)，明文學家。字君實，浙江嘉興人，萬曆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能書

畫，並善于鑑�g。所作筆記，�X容多論書畫，筆調清雋，富有小品意致；與其詩歌皆反映士大

夫的閒適情調。著有《畫媵》、《味水軒日記》、《恬致堂集》、《紫桃軒雜綴》等。見徐

沁，《明畫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藝林類》(明文書局印行)，卷四，頁 072-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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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請趙宦光題引首的時間為西元 1616年，前後共歷經六年之久。其他無紀年

的，應該都是在這六年之間完成。由繪畫與題跋的時間歷經六年，可看出喬拱

璧之用心。 

    至於這新增的六個題跋人與喬拱璧或沈士充之間的關係如何？ 

趙宦官與陳繼儒都是隱居的山人，靠為人作畫寫字潤筆、著書維生98，為

喬拱璧題款應該多少是為了潤筆費。鄒迪光與趙左、宋懋晉相識，且時有往來

99，所以應該是透過趙左的關係為沈士充題跋。李應徵與李日華皆喜歡與文人

相唱和，並喜收藏、品評書畫。交遊者應該就包括董其昌與陳繼儒之輩。透過

這兩人的關係，沈士充得以結識李應徵與李日華。不過，李日華之所以會為沈

士充的畫題字，其實也是因為其與海鹽縣令喬拱璧的關係密切之故。從李日華

的著作《味水軒日記》與《恬致堂集》中發現其與海鹽縣令的關係都非常好，

不只是喬拱璧，還包括稍後在萬曆四十七年(西元 1619年)上任的海鹽縣令樊維

城100。李日華所作的詩有「贈鹽官樊明府紫蓋」、祭文「祭海鹽官樊明府尊公

文」101即為明證。至於與喬拱璧交往的紀錄有： 

1. 萬曆三十九年(西元 1611年)辛亥歲正旦：「 四日 海鹽喬令君來顧，談日本

併琉球事。… .喬君偉然丈夫，其議論如是。」102李日華稱讚其為「偉然丈

夫」。 

2. 萬曆三十九年(西元 1611年)辛亥歲四月： 「十一日 登雪舫，往鹽官，夜泊

鄭尚書第前。 十二日 謁喬令君… … .」 

                                                 
98林宜蓉，〈晚明文藝社會「山人崇拜」之研究〉，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83年，頁

103-116。 
99朱惠良，《趙左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頁 35-36。 
100樊維城，字紫蓋，進賢人，�m岡籍，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之進士，並於此年任海鹽縣令。 (《海

鹽縣志》卷二，頁 145)。天啟二、三年時仍為知縣 (《浙江通志》，卷六十三，〈名宦〉、頁 146-150)。天啟

七年任禮部主事(《湖廣通志》卷六十)，崇禎中以福建按察司副使家居，張獻忠陷�m州抗節死。

(《欽定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101 詩文見〈恬致堂集〉，收入《明代藝術家集彙刊續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1年)，

卷五，頁 605、卷六，頁 694、752、卷三十四，頁 2976。 
102李日華〈味水軒日記〉所記的年代剛好是在西元 1609-1617年八年中所發生的事，從中可以

看出一些端倪。見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中國書畫全書》(三)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

社)，頁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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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恬致堂集》中，還收錄了兩首為喬拱璧收藏山水卷所跋的詩，其中

之一就是為沈士充的《仿宋元十四家筆意》題103。但從西元 1611年以後的日記

中，就未再見到與喬拱璧的交往，可能如前面所提到的，喬拱璧在西元 1612年

左右被擢拔為兵部郎，就赴京上任新職，中斷了與李日華的來往。 

李日華時常參與董其昌與陳繼儒的「題跋活動」，除了沈士充的此卷、前

述的《明文�v明書盤谷序》卷之外，其他的例子尚有： 

1. 董其昌�夜臺禪師作謁，陳繼儒�作傳，夜臺禪師之弟子請李日華作像贊
104。  

2. 同為趙孟頫《水村圖》卷後題跋105。 

3. 同為楊文驄所收藏的杜瓊《南庄十景圖》卷後題跋106。李日華與陳繼儒的跋

紀年為己巳年(西元 1629年)，一為八月，一為九月。可見這樣的「合作題

跋」從西元 1610年到西元 1629年都未間斷。 

 

    早期作品中只有以上這兩個作品上留有較多人的題跋，為其早期的交遊留下

見證。此時交往的對象多為江南地區之文士、山人、書畫家以及地方官(海鹽縣

令)。一方面因為師傅宋懋晉與趙左的關係；一方面得力於陳繼儒、董其昌之

助，使沈士充得以展現其繪畫才能，遊走於江南畫壇與文壇。 

 

(二) 從西元 1626-1633年作品上之題跋得知： 

沈士充晚期作品的收藏者並不固定，但大多數仍由陳繼儒居中介紹。在沈

士充晚期的作品中，已經不再出現像《桃源圖》卷或《仿宋元十四家筆意》中

有這麼多人的題跋。有較多題跋的作品如下： 

 

1. 作於西元 1628年，送給其弟子蔣靄的《長江萬里圖》卷： 
                                                 
103 同上註 95，卷三十八，頁 3315。 
104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收入盧輔聖輯，《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

社)(三)，頁 1145。 

105《石渠寶笈》，卷十四。 
106 〈明畫篇〉，《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七十七年版) ，頁 14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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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跋者分別為董其昌、陳繼儒、楊文驄(西元 1596-1646年)與王光承。從這四人

的跋語判斷107，這些人應是受蔣靄之託題跋，而非沈士充。由於董其昌與陳繼

儒前後跋語，卻皆無紀年，推斷題跋的年代約在西元 1633年沈士充過世後到西

元 1636年董其昌卒年之前；再來是楊文驄西元 1637年的跋，此時沈士充應已

過世。楊文驄最遲在二十九歲(1624年)就與董其昌認識，三十四歲(1629年)時

可能已經跟董其昌學畫，108董其昌晚年時常為他的山水畫題跋。109清初的吳偉

業所作的「畫中九友歌」將他列入其中。110沈士充可能透過董其昌認識楊文

驄，但是似乎往來並不頻繁，反倒是其弟子蔣靄與楊文驄有所往來。 

    最後一位為王光承。王光承字玠右，華亭人，博學，工詩文，淡於榮利。明

季屢辭�v辟，與弟烈隱居上海之新陽鎮，躬耕養父足，不入城市者三十餘年，

著有《鎌山堂詩集》111。在跋文中談到蔣靄在明亡(西元 1644年)的戰亂中失去

此卷，之後再由蔣靄的弟子購得。故其題此卷的時間晚於西元 1644年，此時沈

士充已過世，是受蔣靄或其弟子所託題跋。由此卷可了解到其弟子蔣靄的交遊

包括楊文驄與王光承。 

 

2. 作於西元 1628年的《山水圖》卷： 

    題跋人有三位，分別為董其昌、陳繼儒以及范允臨。三人在跋中盛讚沈士 

                                                 
107 詳文見李佐賢，《書畫鑑影》，卷八 (台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60年 5月初

版)，頁 465-471，以及本論文第四章第一節有關此畫之研究，本論文頁 109。 
108在杜瓊的《南村別墅圖》冊後面有董其昌為楊文驄所收藏的此冊做跋，紀年在 1624年左右。

學畫之說，見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上海：書畫出版社)，頁 196。 
109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上海：書畫出版社)，頁 222 ，227，228，232。 
110楊小彥、黃專推測吳偉業所作的《畫中九友》歌約成於順治七年(1650年)左右，但是此時大

多數的畫家皆已過世，故筆者認為應該再更早，至少應在邵彌過世的1642年之前。《畫中九

友》歌成年見楊小彥、黃專，〈王時敏與復社〉，《清初四王畫派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

書畫出版社，1993年)，頁 468。 
111王光承(西元 1606-1677年)，崇禎十年(西元 1637年)時與陳子龍同登進士。並曾與陳子龍、

徐孚遠、吳騏倡東�虒眭壑瑄釩廑i甚廣。見《明史》第二百七十七卷，列傳，電子《四庫全

書》；《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六，電子《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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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之畫藝112。其中范允臨的跋語耐人尋味：「… .沈子居先生此卷，層巒疊嶂，

雄渾巨麗，彼何嘗不師古人，而又安可以古人名之哉？… .請觀此卷，何嘗有玄

宰先生一筆，而乃謂之松江派，不亦冤哉？… 」說明沈士充的畫多師古人，與

董其昌有別，無法歸之於董其昌之「松江畫派」。若說沈士充在西元 1625年之

前的畫受到趙左與董其昌的影響，則自 1628年之後，可以說已經卓然成家，完

全自成一格矣！ 

  范允臨113為明代書畫家，但以書法名重當時，與董其昌齊名。晚築�g業於

天平山之陽，彈絲吹竹，選伎�v歌，江表望為神仙，比於珊瑚之鉤。他也是有

名的隱士，與董其昌與陳繼儒有所交往，並曾評論當時吳派與松江畫派之間的

高下114。三人曾一起題跋的書畫作品尚有： 

(1) 在《�忠|公真書朱巨川告身帖》上，董其昌、陳繼儒、王衡以及范允臨

先後題跋115。 

(2) 明代周之冕的《花竹鵪鶉》畫上，有范允臨、陳繼儒、朱之蕃與董其 

   昌等諸題句116。 

(3) 曾書寫雲門寺的「疏碑」，此碑用太湖石鐫刻而成。碑文乃由明代文學

家王思任撰寫，范允臨書。碑文下方則有董其昌、陳繼儒、董象蒙三人

的跋。 

(4) 董其昌於西元 1612 年曾與范允臨、朱君采、董斯張西湖泛舟；西元

1617年董其昌曾訪范允臨，並為其作《天平山圖軸》117。范允臨會為沈

士充這卷山水圖中題跋，應是應董其昌、陳繼儒之邀。至於此圖為誰而

畫則不得而知。 

                                                 
112 見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 (台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60年 5月初

版)，卷五，頁 802-804。 
113 范允臨(西元 1558-1641年)，字長倩，吳縣人，是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孫。萬曆乙未(西元 1595

年)科榜進士，�薳x福建參議，著有《輸寥館集》。見《明史，本傳》。 
114 朱惠良，《趙左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頁 2-5。 
115 汪珂玉，《珊瑚網》，收入盧輔聖主編的《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 

卷一，頁 602-603。 
116 《石渠寶笈》初編，卷三十九(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頁 602-3。  
117 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頁 8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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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於崇禎三年(西元 1630年)的《萬壑千嵐圖》： 

 跋者分別是曹思邈118、董夢龍及岑獻。從曹思邈的跋中，得知其為此卷的 

擁有者119。而董夢龍則稱其父與沈士充相識並喜愛沈士充的畫，常請門人葉君

山(葉有年)與之談論繪畫120。此卷後來被董夢龍的門生朱乾遠購得，求跋于董

夢龍與岑獻。故知其中只有曹思邈的跋是在沈士充生前所題。曹思邈為明末諸

生，同為華亭人，在跋中稱與沈士充是在陳眉公的座上相識，再次證明沈士充

作品的收藏者多因陳繼儒的牽線。曹思邈還收藏了沈士充弟子蔣靄的重要畫作

《雲山變幻圖》卷，應該相當喜愛家鄉的松江派畫家的作品。 

    此卷的收藏印除了曹思邈，還有沈白121。沈白為江南才子，其活動時間在曹

思邈之後，曹思邈的收藏後來應是轉到他手上。 

     

    綜言之，沈士充晚期的作品可能因為買家的身分並不特別顯赫，所以畫上的

題跋也就少了很多，也較難從這些跋中得知其交遊情形。但是畢竟仍出現與陳

繼儒、董其昌的書畫合冊，且有陳繼儒與董其昌在其作品上題跋的例子，可見

                                                 
118 曹思邈，活動於明末清初，原名嘉，字魯元，華亭人。明諸生，工書。參見《松江府志》，

轉自〈皇清書史卷〉，卷十二，《二十五史外人物總傳要籍集成》(二)(齊魯書社出版)。與陳繼

儒應有往來。 
119 原跋文為「子居沈君，余於眉公先生座上相識定交。因悉其所傳繪事，先後成名者累累。今

觀此卷，用筆設色率皆清真閒逸，如其為人。所藝林中之璧珍也，宜襲而存之，以助清賞 曹思

邈 題」，見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市:文物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

經銷, 1986[民 75]-)，頁滬 1-1562。 

120董夢龍的跋文為：「先君子念龍公與子居先生同時，每數稱之度生也，晚不及見矣。先君愛
子居，因責其門下葉君山，每在予家與先君談丹青。予雖數齡竊欲從事於此，及鼎革後，君山
從甘州歸，見其筆墨蕭疏澹遠，為予曰此子居之所傳而述之者也。今辛酉(西元 1681年)冬予門
人朱乾遠購得此卷，屬題。予喜得子居真跡，與君山彷彿復笑，君山漫作故人，而廣陵一散無
傳也。辛酉年冬董弘度夢龍氏題」。 
隔年岑獻題跋為：「讀詩讀畫無二道也，道何在？曰在有無間。有謂道無亦謂道，道果何如
此。王右丞作圖輞川，後見者病為之。 苑入竹里，鹿柴遊以是謂道。道在是異試理。子居而
問之可可否否。壬戌(西元 1682)春南陽岑獻」。兩則皆抄錄自上註。 

121 沈白(西元 1626-1703年)，字濤思，號貫園，又號天傭子，江南青浦人。以布衣耽高尚，闢

所居而廣之。有蕭閑堂、海堂徑諸勝，工書，真行書皆入妙。轉載自《國朝書人輯略》 (台

北：明文書局印行)，頁 085-208。沈白亦喜收藏書畫，曾收藏的松江畫派的畫至少有沈士充作

於 1632年的《萬壑千嵐圖》卷以及其弟子蔣靄的《雲山變幻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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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密切的交往一直持續到沈士充的晚年。此時其師宋懋晉與趙左幾乎未見

在其作品上題跋，推測此時兩人應已過世122，或者已經不再有較密切的往來。 

 

二、 從沈士充自己的落款考其交遊與活動情形  

    由於沈士充在畫上的落款大多簡潔，多只落繪畫的紀年與名款，故本段將不

分年代作分析，而是就其畫上的資料分類研究。 

 

(一) 落款中提及作品收藏者的名字： 

    沈士充除了在西元 1610年曾�海鹽知縣喬拱璧畫過《桃源圖》卷與《仿宋元

十四家筆意》卷之外，在西元 1622年時畫過幾幅白描觀音，其中並與董其昌的

心經書法裱成冊，雖然不知為誰而作，但贊助者必與董其昌有關。西元 1625年

時春天�太倉王時敏畫過《郊園十二景圖》冊。西元 1625年重陽前，為城內的

本一禪院住持偶萍禪師畫過禪院小品，收入《雲間十一家山水》卷。西元 1626

年與董其昌等人，為「李郡侯約菴(翁)老先生」的六十大壽，製作書畫合冊(共

十六開)，可見買家即為當地的郡侯李約菴老先生。其他的收藏者之名稱多出現

在其山水扇面上，包括西元 1627年的「暮大老先生教之」以及多位「詞社之

友」，將在後面做詳細介紹。 

  

(二) 落款中提及齋館與隱居地：(天馬山之研究) 

    沈士充為松江人，但自西元 1622年開始出現「沈士充寫于城南之亦郊居」，

西元 1626年到西元 1633年出現「沈士充寫于城南之紅蕉館」。故推斷其在西

元 1622年左右隱居于松江城南，齋館包括亦郊居與紅蕉館。沈士充早在西元

1616年時就於瑁湖邊的超果寺作畫123。其作品上有標明作於「亦郊居」的有兩

幅，一分別作於西元 1622年及西元 1630年。標明作於「紅蕉館」的最多，有

                                                 
122 兩人的存世作品紀年除了根據目前各公私收藏之藏畫紀錄，亦參考劉九庵編，《宋元明清書

畫家傳世作品年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此年表所記載比朱惠良女士當時所參照

的《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更完整。 
123 見第三章的《雲山煙水圖》卷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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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626年、西元 1628年、西元 1629年、西元 1631年、西元 1632年、及西

元 1633年(卒年)124。 

    在西元 1627年的山水扇面上曾出現「天馬山民」稱謂，故知此時也活動于城

西北之天馬山上。從嘉慶的《松江府地圖》中，可以看到天馬山與松江府的地

理位置125(附圖 17)。所以沈士充的活動地點都在松江府城近郊。天馬山是一個

與明末的松江地區的畫家有著很深淵源的山嶺，又名「干山」或「干將山」

126，明清山志皆有記載127。為松江九峰之一，且山勢為最�漯怴C九峰乃松江地

區的山嶺的總稱，即鳳凰山、庫公山、佘山、辰山、薛山、機山、橫雲山(又稱

橫山)、天馬山、崑山等的合稱。天馬山位於松江西北方約十一公里處，海拔九

十八點二公里，周圍二點五公里，山地面積六百六十七畝，南北山體寬約 1公

里，南坡陡，常出現峭壁；北坡緩而長，山形不對稱。佘山、橫雲山、機山與

小崑山分別位其四周。山頂上原有很多琳�陰謔t，大小風景點十餘處，較有名

的有岳祠、來鶴軒、變石魚、二陸（陸機、陸雲）草堂、看劍亭、八仙坡、半

珠庵、留云壁等，現今均已毀，僅存護珠塔一處。 

天馬山上建有一浮圖128，即今存之「護珠塔」。據塔旁的石碑之記載(圖

18-1)，此塔建于北宋元豐二年（西元 1079年），由橫山鄉人許文全建，距今

已有 915年之久，塔七級八面，高二十餘米。南宋紹興二十七年（西元 1157

年），高宗賜五色佛舍利藏于此塔內，時顯寶光。到了清代，天馬山香火極旺

盛。據清人諸聯的《明齋小識》中記載，乾隆五十三年（西元 1788年）時寺裡

演戲祭神燃放爆竹，因而起火，燒去塔心木及扶梯、樓板等，塔梯、腰檐、平

                                                 
124 參見附錄(三)。 
125 《江南通志》，卷一，《四庫全書》，頁 507-154。 
126 天馬山，又名干山，在機山東，九峰中最為�漱j，或傳干將曾在此鑄劍。舊圖經則云有干姓

者居此故名。又以形如天馬，稱為天馬。山上有浮圖七級，登覽者極江海之觀，山頂有雙石

魚，相傳風雨化去其脅，有泉掬以洗面能明目。見《江南通志》，卷十二，電子四庫全書；干

山在婁縣西北，機山之東… .楊維禎志：華亭地岸滿多平原大山，其山之聯絡於三泖者，十又

三，名於海內外者九，其一曰干將者，九之甲也。《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五十八，頁 475-

162。在中國大陸有許多名為「天馬山」的山，沈士充與陳繼儒所隱居的為松江之天馬山。 
127 明人呂廷振曾撰《干山雜志》；清周厚地輯有《干山志》十六卷，現在傳抄本兩冊；清何廷

璋輯《干山志略》，目前收錄到民國《青浦縣續志》卷二十一藝文志地理類中。 
128 見上註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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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也都毀壞，僅剩磚砌塔身。後有人在磚縫中發現宋代元豐錢幣，遂不斷拆磚

覓寶，使塔底西北角轉身漸被拆去，形成約二米直徑的大窟窿(圖 18-2)。由於

地基變動使塔身逐漸朝東南方向傾斜。據西元 1982年大陸的勘察，塔身已向東

南方向傾斜 62°51'52〞，塔頂中心移位二點二七米，故俗稱「斜塔」(圖 18-

3)。此塔目前只剩磚造塔身，從掏空的塔底可上看塔頂，但是已無法登臨，目

前仍是天馬山的重要景點。在護珠塔旁，有一棵古銀杏樹 (圖 18-4)，相傳為宋

銀甲將軍周文達親手種植，樹齡至今已有 700多年，古樹分枝呈爪狀，互為呼

應。當地人傳說古銀杏乃神之手，支��M護珠塔斜而不倒。 

 

在明初人董紀的文集中《登天馬山》詩，描述此一浮圖(塔)，詩云： 

    

     「左瞰風波右石湖，雲間隱映見浮屠，江山入? 今猶昔，�e月攛梭日又晡， 

      醉筆草書登雪候，征袍舊繡拂天吳，不堪臨�g多愁思，�馱D聲中�w鷓鴣。」
129 

天馬山在明代以前就不乏隱居者，最有名的是元末的文人楊維禎、錢維善

以及陸居仁等三人。楊維禎自杭州遷居到松江，弟子多人隨從，在松江常有文

會130，而與錢塘的錢維善，及華亭陸居仁結為詩社，三人先後死後同葬於天馬

山，後人尊為「三高士墓」131。明初宋濂曾為三高士墓作墓誌銘，萬曆甲申(西

元 1584年)華亭知縣陳秉浩封士修墓，立「三高士碑」於其上。明末時不只是

沈士充曾隱於此，較早之前，陳繼儒也曾結草於此。陳繼儒四十三歲時築書臺

於九峰上的小崑山，名為「婉�U草堂」；五十歲時得新壤於東佘山，構高齋；

六十二歲築成頑仙廬；六十六歲曾居白石山132，故自號「白石樵」或「白石山

                                                 
129董紀，《西郊笑端集》，卷一。董紀字良史，以字行，更字述夫，上海人，洪武壬戌舉賢良

方正，廷試對策稱旨，授江西按察使僉事。未幾告歸，築西郊草堂以居，因即以名其集為《西

郊笑端集》。 
130 朱惠良，《趙左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頁 9。 
131 《大清一統志》，卷五十九，「陸居仁」條；三人交遊情形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及

《江南通志》，卷一；有關三高墓的記載，見《江南通志》，卷三十九，電子四庫全書。 
132 見林宜蓉，陳繼儒的山人事業，〈晚明文藝社會「山人崇拜」之研究〉，師範大學美術研究

所 

   碩士論文，83年，頁 16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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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關於隱於天馬山之事，可從其在萬曆辛丑(西元 1601年)題趙孟頫《水村

圖》的跋文裡得知： 

 

「余既築小昆山讀書臺，復結草堂於天馬山之陽。菰蒲鵁鶄，映帶�n��， 

宛然水村圖景也。家有文衡翁摹松雪水村一卷，因出贈王閒仲與此圖， 

遂成延津之合。天馬山居便是真跡，不必復留粉本矣。出門三五步，有 

田可耕，有溪可漁，沿村八九家，入山不深入林不密，此吾天馬山居實際 

語也，試以此圖印之然否。萬曆辛丑(西元 1601年)，讀書弇州園雨中題 陳 

繼儒。」 

 

    可知其隱於天馬山的時間與小崑山同樣在辛丑(西元 1601年)。在這一年的春

天，陳繼儒與宋旭曾一同前往天馬山祭拜三高士，並作《祭三高士文》，全文

如下： 

 

    「辛丑歲三月十六日，檇李人宋旭支杖來至天馬山之東麓，同里人宋茂觀、 

    陳繼儒、衲子蓮如慧解齋溪毛沽村醪，並陳所藏廉夫鐵冠，拜奠於三高士 

    先生之墓曰：嗚呼！眾墓壘壘，堙山塞谷，先生之宮尚衛樵牧，來奠一觴， 

    春草空綠，異代知己，慰而幽獨。」133 

  

    同一年的夏日，董其昌曾遊於天馬山(可能是拜訪陳繼儒)，於舟中作一幅山

水扇面，款云：「閒雲無四時，散漫此深谷，幸乏霖雨姿，何妨媚幽獨，玄宰

寫，辛丑初夏，天馬山舟中識。」文中的「何妨媚幽獨」彷彿在與陳繼儒之祭

文相唱和。 

    陳繼儒之隱於此，是追慕「異代知己」。在此之前，董其昌於 1596年為陳繼

儒所畫的《九峰招隱圖》中寫道：「九峰招隱  陳仲醇居九峰深處， … 續三高

之勝韻… 」，點出陳繼儒之隱於九峰之中，是為了「續三高之勝韻」。由於楊

維禎曾稱讚天馬山乃「九峰之甲」134，無怪乎陳繼儒也曾隱於此，沈士充於晚

年會選擇隱於天馬山，可能也受到三高士及陳繼儒之影響。      

                                                 
133 明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四庫全書》電子版。 
134《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五十八，《四庫全書》，頁 47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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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繼儒既曾隱於天馬山，當然會留下的有關天馬山的詩，目前可見的有《天

馬山詩》一首，詩云： 

 

「穆王乘駿海天遊，一騎忘歸化石頭，五夜風高嘶北闕，萬年田晃唳西

州， 

鞍玉勒今何在，芳草蒼苔已半收，還幸禮龍鞭不去，留君雄鎮泖湍流。」 

 

董其昌在過世前一個多月的八月中秋時，還曾與陳繼儒登天馬薰塔，作

《書雪詩軸》135，可見天馬山是兩人重要節日必到之處。 

 

目前在沈士充的其他畫作上，並未再發現任何與天馬山有關的畫或款。不

過其師父宋懋晉，早期有一幅畫作畫的正是天馬山的景致。宋懋晉的落款為：

「己丑(西元 1589年)春三月遊干將山作 宋懋晉」。此畫中央偏右有一瀑布，瀑

布旁有一絕璧形如馬頭。馬頭山的山腰上，即畫幅的左邊有一寺院，旁有一

塔，應該就是現在的「護珠塔」(圖 19-1)。文獻記載塔位於天馬山的半山腰，

從此圖中得到了應證。干將山即為天馬山，此圖說明天馬山與宋懋晉師徒皆有

淵源。此圖的畫幅細長，構圖讓原本並不高的天馬山顯得雄偉許多。山下的平

台與樹林間有四人盤腿圍坐聊天(圖 19-2)。此構圖源於文人畫家元趙孟頫136、

沈周(松岩高士圖軸)、文徵明。尤其是文徵明最喜歡這樣的構圖，所見共有至

少有《幽谷清泉圖》軸(常熟博物館藏)、《千巖競秀圖》軸(台北故宮藏)、《綠蔭長

話圖》軸(北京故宮藏)、《松蔭品茗圖》軸(私人收藏)。在趙左的《摹松雪翁高山

流水》圖裡以及沈士充在西元 1628年的《長江萬里圖》卷、西元 1632年的

《招隱圖》卷裡都有類似的構圖(圖 19-3,4,-5)，可見宋懋晉、趙左與沈士充師徒

確實有意接續自元代以來的文人畫傳統。 

 

                                                 
135 鄭威編著，《董其昌年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年)，頁 42與 231。 
136 目前已經無法找到趙孟頫原畫，只能從趙左的《摹松雪翁高山流水》圖裡看到此構圖的淵

源。圖版見Wai-Kam Ho,”The Century of Tung Ch’I -Ch’ang, 1555-1636”, published by the Nelson-

Atkins Museum of Art in assoc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and 

London,pp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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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曾親自走訪天馬山。此山山勢並不高，要登高望遠並不難。山上竹林

遍佈，環境清幽。若從山下往山上望，最有名的斜塔(護珠塔)矗立山腰上，非

常顯眼(圖 20)。爬到斜塔處並不費力，從斜塔處望向山下，可以看到田畝、河

流、水村，以及對面的橫雲山 (圖 21)。斜塔旁有幾間古色古香的建築物與迴廊 

(圖 22-1,22-2)，另外在塔前面的兩間建築物中分別供著大型佛像、觀音像、以

及十八羅漢像，但是不知供養自何時。目前由於年久失修，佛像們顯得破落

些。 

 

沈士充雖曾隱居在天馬山，卻與城內的友人來往頻繁，不是真的與世隔

絕。且不願以「山人」名義自居，沽名釣譽，所以甚少稱自己為「山人」或

「隱士」137，頂多自稱「山民」(天馬山民)。在弟子蔣靄的《雲山變幻》圖

後，有一位名為「頓義」的清人，在康熙丙辰年(西元 1676年)的跋文中稱沈士

充為「沈山人」138。雖然此跋紀年距離沈士充卒年已經四五十年，但是亦可看

出沈士充隱居山林的歷史事實。 

 

(四) 落款中尊稱他人為「詞丈」、「詞士」與「詞兄」： 

沈士充只在極少數的畫作中有題「詩」，有的是自己做的詩，有的則是抄

錄前人的詩，跟趙左與董其昌的習慣一致。這些詩都用楷書寫成，有以下幾個

作品：  

 
1. 西元 1620年的《松蔭柳色圖》： 

 
    松蔭落日曲江西，柳色森森俱映堤，車馬不喧塵自淨，小樓長日聽鶯啼。 

 
2. 西元 1621年的《山水圖》軸： 

 
    無數歸鴻落照邊，水天一色啟寒煙，正如十月江南岸，行客徐徐待渡船。 

 
3. 山水扇面：   

             
                                                 
137 林宜蓉，〈晚明文藝社會「山人崇拜」之研究〉，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83年。其

在第二章中對大多數山人有釣譽之譏頗多闡述，見頁 33-86。 
138「怡雲野人為子居沈山人入室弟子，沈出於宋(懋晉)而絕不似宋，獨文度之出於石門(宋旭)
也。… .」見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市:文物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

經銷, 1986年)，滬 1-1919，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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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樓日暮人千里，歌欹風秋雁一聲          
    此乃抄自傳宋徽宗的詩。 

 

4. 在陸治與王穀祥的《合筆畫海棠玉蘭圖》軸上題詩： 

    「庭前光景曉霞新，尺幅鵝溪三月春，貌取最誇雙合璧，兔毫著處淨無 

     塵。」139 

從這些較長的款字，可看出其書法大抵是二王、唐楷系統。其書法與繪畫

都深具文人氣息，書法中規中矩、風格也非狂怪之流。 

    沈士充所作詩詞似乎不多，且並沒有如董其昌、陳繼儒、趙左140等有文集傳

世。不過，在他所留存的摺扇山水扇面中，自西元 1627年左右開始出現許多送

給「xx詞丈」或「xx詞士」的款，例如： 

1. 己巳(西元 1629年)春日寫似  ○○詞丈 沈士充  

2. 庚午(西元 1630年)秋八日仿董北苑秋山圖筆 彥桓詞丈 沈士充  

3. 壬申(西元 1632年)秋為若彤詞士寫 沈士充 

4. 癸酉(西元 1633年)春日寫似 汝寧詞兄 沈士充 

5. 癸酉(西元 1633年)春日寫似 開成詞兄 沈士充 

6. 癸酉(西元 1633年)夏日寫似 心符詞丈 沈士充 

    

    這些山水扇面上的「xx詞丈」或「xx詞士」等稱謂，顯示沈士充晚年可能曾

參加過詩社，並與這些人有所來往。結社在明末非常流行，其中「詩社」是很

重要且普遍的社團，從沈士充的畫上的資料判讀，相信在「詩社」中所從事的

活動，除了吟詩作對、針貶時事之外，應該也包括互贈詩詞、書畫買賣。詩社

中人相互之間稱呼「詞丈」或尊稱對方「詞士」。較早時謝榛141曾與李樊龍、

王世貞等曾組成詩社，在其所撰的《四溟集》中就有多則有關詩社中的稱謂： 

1. �h純甫宅同諸詞丈夜集得池字： 

                                                 
139 《石渠寶笈》三編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卷六，頁 2734-5。此軸為項聖謨所收藏，後來

為王時敏所收藏。 
140趙左有《大愚庵集》，但已不存。見朱惠良，《趙左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

年)，頁 23。 
141 盧輔聖輯，《中國書畫全書》(十二)(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頁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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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賡白雪郢中詞，坐久寒生風露時，萬菊繞筵秋不老，幾人�葥s月偏遲， 

     �]同曠逸山雲度，道在行藏野鶴知，應惜衰年薦仙味，西�S碧藕自�池。 

2. 劉兵憲、呂太守詞丈：  

     白首飄蓬�S自西，舊交南望感雲泥，周南文物猶逢漢，鄴下詞人久�g齊，  
     河漲蛟龍秋怒轉，雨昏烏鵲夜愁棲，嵩�]暗落三花樹，空約登攀去路迷。 
3. 劉太守以德之大梁，予將赴潞安，賦此言�g： 

    西署為郎已著名，分符歲暮此專城，肯孤上黨緘書意，為寄南州下榻情， 

     長路風威嘶五馬 大河日影曳雙旌 梁園公子如相問著述應憐老未成。 

      (季冬法祥寺 吳大理、張總督、�h中丞、謝�m門、劉兵憲、荀員外、昌 

      都督�蒂嬰{、方東昌諸詞丈餞�g賦) 142 

     

「詞丈」一詞出現在書畫作品上的也有很多，現僅錄幾則為例： 

1. 第三冊凡十六幅… 第十五幅行書七言�F句，款識云：「答贈錢象先詞丈四 

   首 屠隆。」 

2. 第六冊凡十八幅… 第二幅行書五言律詩，款識云：「雨後入山園似 正吉 

   詞丈正之 鄒迪光。」 

3. 第七冊凡十八幅… 第十七幅草書七言�F句，款識云：「題畫似中泠詞丈正 

   之 米萬鍾。」 

4. 第八�鉹Z二十幅… 董其昌與陳繼儒合冊… 第十六幅行書七言律詩款識云：

「陳繼儒似 �酉E詞丈正。」143 

5. 董其昌行書絕句：「 … 其昌似 蘋若詞丈正。」144                

    屠隆145曾與錢象先結詩社，以「詞丈」相稱。謝榛與王世貞的年代早於屠

隆、鄒迪光、陳繼儒以及沈士充，可見「詞丈」一詞自十六世紀開始相沿至十

                                                 
142 謝榛，《四溟集》，收入《四庫全書》，卷六。謝榛(1495-1575年)，臨清人，字茂秦，自號

四溟山人，又號脫屣山人。刻意為詩歌，有聞於時。嘉靖間遊京師，脫昌黎盧�菮騢說A朝士多

其誼。其時李樊龍、王世貞等結社於燕市，榛以布衣為之長，稱五子。有《四溟集》傳世。 
143 以上諸則見《石渠寶笈》三編。 
144 陶樑，〈明人書畫扇面〉第三冊，收入《紅豆樹館書畫記》，卷六，《中國書畫全書》(上

海：上海書畫出版社)(十二)，頁 788。 
145屠隆(西元 1542-1605年)，是萬曆丁丑(西元 1577年)進士，後罷官家居，扁舟雙屐，往來吳

越間，善品茗，著有《茶牋》一書。《茶牋》一書記載，見吳智和，〈明代僧家、文人對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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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紀。沈士充雖然可能兼具詩人身分，卻鮮少在自己的畫上題詩。可能因為

書法造詣不高，寫來不若董其昌與陳繼儒順手，也可能買家比較欣賞他的畫之

故。沈士充所留下的詩作篇數雖然不多，但亦可看出沈士充的詩亦如其畫：清

新無華、淡中有真味。他雖不是大詩人也非大書法家，卻於詩與書法都有所涉

獵，不愧是詩書畫兼習的職業文人畫家。 

 

(五) 落款中自稱佛弟子： 

    目前沈士充留下兩幅白描觀音像，都作於壬戌年(西元 1622年)，現分藏於北

京與台北故宮博物院(圖 23-1,-2)。其中北京故宮所收藏的是作於當年的中秋，

在台比故宮的則是作於當年歲末的臘月。兩畫原幅皆很小，長皆為 27.3公分、

寬皆為 33公分，與一般山水冊頁一樣大，原來應該為冊頁。兩幅中沈士充皆落

款云「… .佛弟子沈士充熏沐拜寫」，且字體相仿，極有可能原為同一合冊，後

來被拆散分別售出，並各被收藏在此兩故宮內，目前皆被裱成軸的形式。就目

前所見，若去除加裱的部分，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為寬幅，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為

窄幅，若將台北故宮的圖版縮小成與北故的一般大小，會發現台北故宮的其兩

邊曾被裁過 (圖 23-3,23-4)。再仔細研究北京故宮裱成的立軸，上面的題跋人為

陸應陽、陳繼儒與一清人。陳繼儒的跋文雖與觀音像有關，但是未落紀年；陸

應陽的跋文紀年為辛亥年(西元 1611年)，早於此圖完成之年(西元 1622年)，故

更證明此原來為冊頁，後來被拆開並加裱以上之題跋成為立軸。 

    由沈士充的落款，可知其與董其昌一樣為虔誠的佛教徒。沈士充後來隱居於

天馬山，或許因為山上有許多古剎之故，在其晚期的畫裡也常見山水之間的廟

宇與隱居的茅舍。在《祕殿珠林》裡曾記載《董其昌書心經》冊中，前有沈士

充畫大士像，款云「戊辰(西元 1628年)三月朔日佛弟子沈士充敬寫」，計五頁
146。 在另一冊中也有大士白描像，但是無款，計八幅，應該也是沈士充的作

品。從這些紀錄與畫作中，除了說明沈士充是虔誠的佛教徒，同時為其所畫的

白描大士畫像找到緣由：皆為應景之作─中秋、臘月、朔日，且大多替董其昌

所書心經或佛經冊作插圖，再次說明與董其昌的關係匪淺矣! 

 
                                                                                                                                            
廣之貢獻〉，《明史研究專刊》(大立出版社，1979年)第一輯，頁 13。 
146 《石渠寶笈，祕殿珠林》，卷三，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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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與他人之書畫合冊、合卷、為人題畫詩，以考其交遊 

    沈士充除了自己個人的山水圖冊之外，也有許多與他人的書畫合冊、合卷，

以及被後人將他與別人的作品一起的合裝冊頁。如果姑且不論是否為真蹟，這

些書畫合冊有三種性質：第一種，與單一書法家的書畫合冊或合卷，例如與陳

繼儒有三個合冊、一個合卷，與董其昌有一個合冊。第二種，與多位書畫家的

合冊，共有三冊。第三種，被收藏者加以合裝成冊或成卷，共有兩冊一卷。所

謂合裝，指的是由收藏家自行收藏各個朝代的作品再裱成一冊，在這種情形

下，畫家彼此之間毫無關係，也就不算是其交遊者。沈士充就有兩冊是與明末

清初畫家的作品裱在一起的147。 

    若是同一個收藏者邀請諸書畫家在同一冊中題字或作畫，且製作年代相近，

則這些人彼此之間，應該多少有認識或有所交情。沈士充的書畫合冊與合卷，

依照年代排列有：最早的是紀年為己未(西元 1619年)，與俞之彥劉原起、沈士

充、俞之彥、杜冀龍、陳尚古、李奈、黃俊、盛懋燁等人的合冊148；作於西元

1625年的《雲間十一家山水卷》，與趙左、李紹箕、常瑩、汪明際、董孝初的

合卷；149作於 1626年的祝壽書畫圖冊，與董孝初、陳繼儒、朱從古、李紹箕、

陸彥章、董其昌、周裕度、朱蔚、陳繼儒之子陳夢蓮、吳焯、常瑩等人合冊。

其中較常見與沈士充合冊的書畫家，則有董其昌、陳繼儒、吳焯、陸源、董孝

初與李紹箕與常瑩等七位。 

    目前所見的沈士充唯一在他人畫作上題詩的，就是前面所提到曾為項聖謨(西

元 1597-1658年)所收藏的《陸治王榖祥合筆海棠玉蘭圖》軸，上面其他的題詩

者有董嗣成(西元 1560-1595年)、孫承恩(西元 1532-)、邵彌(約西元 1592-1642

年)。邵彌與項聖謨為沈士充的晚輩畫家，與董其昌與陳繼儒皆有所交遊，或許

與沈士充也有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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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詳細情形見第四章之「書畫合冊與合卷」之分析研究。 
148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市:文物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經銷, 1986

年[民 75]-)，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津 7-0396。 
149 詳述見第四章，頁 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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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士充一生以繪畫維生，為職業畫家。早期學畫於宋懋晉與趙左，並與陳繼

儒與董其昌以及江南的文人、雅士、高官交往密切。主要活動的地點大多在

「雲間」或「華亭」，即今之上海一帶。自西元 1622年左右開始，隱居於松江

城城外的山水間，在城南有紅蕉館與亦郊居，城西北有天馬山居。此時可能參

加某個詩社，作品的收藏者除了經由陳繼儒居中介紹，應該多為詩社之友。雖

然早年拜宋懋晉與趙左為師，但是可能因為兩位師父皆在西元 1622年左右辭世
150，沈士充在晚年的十多年來與陳繼儒和董其昌的交遊最為密切。 

 

                                                 
150 兩人的生卒年都不確定，但是文獻記載宋懋晉有名於萬曆泰昌(1620年)之間，最晚的作品似

乎在 1622年，故卒年在此年左右。趙左的生卒年雖經朱惠良女士整理，在 1633年曾見與《藍

瑛合作名山勝概圖》，因未見此圖傳世，且自 1622-1633年間只見三件作品，不合常理。故推

斷其卒年也在 1622年左右。且趙左晚年屣居浙江塘棲，與在松江的沈士充應該已經較為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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